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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乡的事

从一座村庄，几个农民看一代伟人

谭 楷

这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。

从这块土地往北二百里是朱德元帅的故乡仪陇县；往东二百

里是刘伯承元帅的故乡开县；往南二百里是聂荣臻元帅的故乡江

津县；往西南二百多里是陈毅元帅的故乡乐至县；往西百余里是

罗瑞卿大将的故乡南充县。四位元帅一位大将的故乡，地图上五

个小圆点，一连线可画出一个五角星。值得自豪的巴蜀大地，以

这巨大的五角星辉耀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。

让巴蜀大地双倍自豪的是，邓小平的故乡广安县恰好在五角

星的中心。

年 月 日，邓小平出生在广安县协兴镇牌坊村邓家

老院子。牌坊村，是大清国时矗立过一座德政牌坊而得名。如

今，在通往协兴的宽阔公路上，矗立着一座巍峨的牌坊，牌坊上

镌刻着广安农民两句极其朴实的话：

翻身不忘毛泽东　　致富更思邓小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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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少年小广安人怎不思念小平。那是 平沿着协兴镇

那条被骡马踩踏得坑坑洼洼的石板路，走向县城，登上东门码头

的一条运粮船，在高亢的川江号子声中去了重庆。滚滚渠江水，

巍巍华蓥山送走了仅仅十五岁的儿子。以后，小平赴法国勤工俭

学，投身革命，直到成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，

十五 年大年初二，我见到岁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。

小平同志的么舅淡以兴老人，我问这位仅比小平大三岁的么舅，

晚年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，老人家说：“喊‘贤娃儿’回来得！回

来跟大家一起过个年嘛。”

家乡人民思念小平，盼望小平回故里，已经盼了八十五年！

年春天，邓小平纪念馆园区内秀木拥翠，鲜花盛开。

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频频来到纪念园内，给广安的父老乡亲一

月 日，小个明确的信号： 平同志百岁诞辰那天，将有中央

领导人为小平同志塑像揭幕 盼了八十五年，小平同志终于回

来了！

乡亲们将会在一片茂林修竹中，看到脚踏故乡热土，面带微

笑的小平。他深情地注视着故乡的父老乡亲，那神情就像在故乡

的小路上相遇，亲切地跟乡亲们打招呼。

他曾说过：“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。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

和人民。”

仿佛听见乡亲们山呼海啸般的呼喊：小平，小平，你回故乡

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呵！

广安人民为什么对小平同志满怀深情？四百多万广安人，每

个人都有自己的“因为”。

从 年春节到 年春节，十六年来我数次来到广安。

我感到，空洞而廉价的颂歌对于小平同志都是浅薄的。发生在广

安这块神奇土地上的巨变是中国巨变的缩影，也是小平丰功伟绩

的组成部分。深情的颂歌，沸腾在平民的热血中，不朽的丰碑，

矗立在百姓的心坎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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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言的梧桐树

月，被誉为“ 世纪最优秀的记者”的哈里森年 索

尔兹伯里去广安县，为他的新著《新长征》搜集素材。那时，从

成都到广安不但没有高速公路，狭窄的公路上尽是坑坑洼洼。颠

簸了十几个小时，索老才来到广安。老县城狭窄的街道，拥挤着

刚吃饱肚子的农民，他们背着背篓挑着箩筐卖点蔬菜瓜果，买点

日用品。索尔兹伯里写道：“四川省是中国的农村，广安是农村

中的农村。广安，是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。”

我问接待索老的杨文安副县长，索老采访了县委门口那几棵

梧桐树吗？答曰：没有。我以为，他没有采访那几棵梧桐树，是

件憾事。

八棵伟岸的梧桐树，矗立在广安县大门口。步入树下，那一

茏参天翠色，一片覆地清荫使人感到神清气爽。县委书记罗国兴

对我说：“你看，树皮是黑的，十二年风雨也未洗去树皮上的沥

青。”

原来，梧桐树是 年的广安大饥饿的幸存者，历史的见

证人。

年“四五”之后，“四人帮”掀起的“批邓反击右倾翻

案风”将矛头直指邓小平，远离北京的小平故乡早已处于动乱之

中。

头一年，川东伏旱，广安灾情严重，粮食减产七千万斤。

“荒月”（旧历二月）一过，饥民便陆续拥向县城，那一张张菜色

的脸向县委传递了惊人信息：瓦店的农民在吃野菜了！观阁的农

民在挖观音土了⋯⋯春耕在即，每天有成百上千饥民外出讨口，

这使得县委的头儿们坐卧不安。当时的县委书记杨钟（后来曾任

国家林业部部长）决定将县上的干部分成五个组，分别去到县境

内的双河、禄市、观阁、旺溪和前锋五个火车站去劝阻饥民，不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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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外流，向他们宣传“救济粮就要运到了！”

最乱要数前锋站。长长的货车像一条死蛇躺在那里，饥民挤

满了每节车厢。

十万饥民出外乞讨，所经之处，如飞蝗过境，剥树皮拔草

根，势不可当。广安二中和县武装部大门口的梧桐树皮先后被饥

民剥去（梧桐树皮炕干之后打磨成粉，和上野菜，是一种代食

品），使得县委一班人更加紧张，因为县委大门口那十几棵高大

的青皮梧桐树太惹人眼。若是高悬着“中国共产党广安县委员

会”大吊牌的县委大门口的梧桐树也被饥民剥了皮，该造成多坏

的政治影响！于是，县委的工人将梧桐树干全刷上又黑又臭的沥

青。

那天，杨钟带的一班人从前锋车站归来时，一个个都傻了

眼：有八棵刷了沥青的梧桐树也被剥了皮！青幽幽的光滑树皮硬

被刀剥手撕去，露出森森白骨般的木质，淌着透明的树汁，那伸

向碧霄的枝 仿佛在痛苦呼喊：天哪丫 ！

刷上沥青的树皮竟也被饥民剥去吃了！

被剥了皮的梧桐树不久便枯死。十二年风雨，无论怎么洗

刷，那幸存的梧桐树树干上的黑色仍无法褪去。它们自然成为历

史的坐标。

年春节前夕，我初次到广安采访时，曾在梧桐树下流

连。飒飒风声里，似能听到火车凄厉的长鸣，饥民们的呻吟声，

我默默为那些在饥饿年代里冤死的农民兄弟祈祷。

大年初一，县委大门口鞭炮齐鸣，金龙腾跃，四乡农民耍着

龙灯，舞着狮子，向县委领导拜年来了。花花绿绿的太空服、羽

绒衫翻腾着一条五彩河，一张张红润的脸带着醉心的笑。农民的

舞步是粗放雄健的，踩着炸耳的鼓声，把一条条龙舞得翻江倒

海。连梧桐树也激动得在鼓乐声中颤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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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家老院子

年大年初一清晨，晓雾未散，我登车离开广安县城，

到协兴区牌坊村第一次去参观邓小平同志旧居，老百姓叫它邓家

老院子。

车出北门，眼前豁然开朗。公路下面，有一条江流淌在灰蒙

蒙的薄雾中。隆冬时节，水低石出，满江怪石如虎踞。从这里溯

江而上，有三十六道险滩，人称四九滩。江上有木船可通重庆。

这就是送走邓小平的渠江。

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风雨的邓小平旧居，是一座绿竹掩映的农

家三合院。青瓦屋顶，绿苔斑斑；泥抹粉墙，水痕隐隐。堂屋门

额上悬挂的“邓小平同志旧居”的横匾是当地一位小学教师书写

的，门两侧的是老作家马识途撰写的楹联：

扶大厦之将倾，此处地灵人杰，解危济困，安邦柱国，万民

额首寿巨擘

挽狂澜于既倒，斯郡天蕴物华，治水秀山，兴工扶农，千载

接踵颂广安

堂屋里，挂着小平同志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。

小平同志用过的家具只有两件，一件是可以拆成两半的大圆

桌，“文革”中被砸毁了一半，现残存“半边月亮”。少年邓小平

曾在这张圆桌上做作业，温习功课。另一件是一张笨重的清代雕

花木床 月， 年 日，小平同志就诞生于这张木床上。

十来间房屋都是空荡荡的，半小时便可参观完毕。

那年初夏，我再度参观旧居时，见便道上、院坝中铺开了晒

席，几个农民正忙着打油菜籽。鸡一群鸭一帮，恬然自得地呼叫

着，快活地觅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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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旧居，充满川东农村的乡土味，毫无“伟大人物诞生

地”的煊赫气势。

县委报道组的王世春告诉我，小平同志曾多次打电话、写信

叮嘱有关领导，不要花钱修缮旧居，更不准搞什么纪念馆。他

说：“我们是共产党员，钱要花在人民的事业上。”

但是，三中全会以后，来邓小平旧居参观的中外人士络绎不

绝。既要尊重小平同志的意见，也要满足参观者的愿望，县政府

才决定将百年老屋进行了简单修葺，使参观者大约能看出它的本

来面貌。

年 月 日，小平逝世一周年，江泽民同志题写了

“邓小平同志故居”，从此“旧居”更名为“故居”。

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，到小平故居的国内外参观者越来越

多。德国记者乌利设法在小平诞生的那张床上睡了一夜的消息传

开之后，令广安人又兴奋，又有点尴尬。为参观小平故居，让游

客踩鸡屎鸭粪，在晒席中曲行，显然是不妥当的。特别是在广安

发起“我为小平故里植棵树”的活动推向全国之后，捐赠树苗的

来广安植树的人们蜂拥而至。成都一位七十七岁老人白绍成将自

己培植了十年的两万棵银杏全部赠送给小平故里，就足够绿化一

大片。在新形势下，市委市政府果断决定，牌坊村作出历史性的

大搬迁，农户们为邓小平纪念馆园区让出千亩土地。

年春节，新落成的邓小平纪念馆对外开放。园区内花

木繁茂，曲径通幽，“文革”中被红卫兵炸毁的大清乾隆皇帝赐

建的神道碑、德政坊又恢复了原样。

还有翰林院子，是邓氏先祖邓时敏故宅也是小平读私塾的启

蒙学堂，经过整旧如旧，从雕花窗棂间，似能听见背诵古文的朗

朗书声。

邓小平故居除了比 年代多几件农具、家具外，几乎还是

原样。我一直觉得故居有点空。多次参观后，我才觉得：空得

好！如果没有故居外的丰饶原野和温暖的炊烟；如果没有亿万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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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越温饱奔小康的自信的笑容；如果没有中国大地二十多年改革

的宏伟画卷，故居陈列室里颂扬之词写得再流光溢彩也会显得空

洞。

空空的邓小平故居，给人们留下很大的思维空间。

碑坊新村的“老实龙门阵”

与纪念馆隔着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，有一大片又具川东民居

风格又有现代感的别墅式建筑，这就是牌坊新村。 年国庆

节，三百六十八户农民放鞭炮，敲锣鼓，欢天喜地搬进了水、

电、气、路、广播、电视、电话、互联网“八通”的新套房。

我们信步走到“添友农家乐”的院坝。

瘦瘦的杨天友与报社的王世春是老熟人了，一见面就热情招

呼。杨天友今年五十八岁，曾当了二十多年的村主任、支部书

记。现在是“添友农家乐”的老板。他的父亲与小平同庚，今年

满百岁。他说，我父亲跟小平是放牛娃时候的好朋友。我和王世

春在他的院坝一坐下来，他就说“：我们今天摆老实龙门阵。”

我最关心的是建房款由谁出，更关心牌坊村失去土地的农

民，靠什么谋生？

天友说：“国家赔搬迁补偿，林木补偿，青苗补偿，算下来

每平方米补了二百二十元，每平方米自己贴百把块钱，这房子就

修起来了。每家大概是一百八十多平方，宽的有二百多平方，最

窄的也有八十多平方，够住了。跟原来住的房子完全是两个概

念，哪个不喜欢嘛。”

说到谋生手段，他很激动：“出外打工的不说了。在生态农

场打工的，在小平纪念馆园区，栽花种树，清洁维修，要用好多

劳力呵。还有八十多家客栈，二十多家农家乐，都能挣钱。每

天，在小平故居旅游参观的至少上千，遇上大假几万人拥过来，

参观完了就到二十多户农 月家乐来吃饭。我的农家乐从去年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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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开张，硬是天天火爆，除了大年初一休息一天，连大年三

十都在办席桌。我爱人累得胃出血，住了医院。还有开客栈的，

二十元一个床位，最少十五元一个床位，一家有六到八个床位，

一个月随便搞个千块钱。住我们牌坊新村，比城里的宾馆空气新

鲜，又有风味，安逸得很。说句老实话，现在的牌坊村，只要你

肯下力气做，没有生活过不好的。”

幺舅的“好福气”

年春节，当我见到小平同志的么舅淡以兴和么舅娘杨

鸣凤时，我觉得，两位老人能活到今天，真是奇迹。

八十六岁的淡以兴已老态龙钟，步履蹒跚，和他对话已相当

困难。县上的同志向他介绍我是“省上来的作家”。他耳朵背，

听不清，只是嘟嘟囔嚷：“小平今年咋个 （小还不回来喃？邓垦

平同志的弟弟）都回来看过我了，他咋个不回来喃？”

当年，小平同志在协兴读初小，与仅比他大三岁的小舅舅一

块儿放过牛，一块儿爬上过“神道碑”去玩耍，一块儿下过河洗

澡摸鱼，一块儿到乱坟岗去逮过蟋蟀，甥舅俩关系极亲密。

淡以兴老人说：“要说读书，我不如贤娃儿（小平同志上学

时曾用‘邓希贤’这个名字），要说耍，我的耍心比他大。”

杨鸣凤老人补充道：“贤娃儿小时候脑瓜灵醒得很，一本书

读三遍就背得，考试净得头名。”

其实，两年前 年春节，两位老人见到过小平同志。

那是在成都金牛宾馆。六十多年岁月流逝，童年的伙伴，亲密的

甥舅都成了八旬老人。淡老颤颤巍巍伸出双手，被小平同志紧紧

握住。

“舅舅好，舅娘好！”

“小平好，小平好！”舅舅胡子抖索着，瘪瘪的嘴笑开了，露

出几颗残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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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过年了，给你们拜年，给你们全家拜年。”小平同志风趣地

拱了拱手。

淡老汉猛然想起了什么，在身上摸索了一阵，对舅娘说：

“走得太慌！你看你看，连压岁钱都没带来，咋个办喃？”

舅舅心目中的小平，是他的晚辈，晚辈给长辈拜了年，按老

规矩该给“压岁钱”。兜里忘了揣钱，咋不着急。

小平同志乐呵呵地说：“免，免，你把钱留下，给你的孙孙

买糖吃嘛。”

淡老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甥舅俩高高兴兴地摆起了“龙门阵”。

（指“文革”十年），硬是把我们整舅舅叹道：“那几年 惨

了，你晓不晓得呵？”

小平同志说“：晓得，晓得。”

年夏天，北师大红卫兵和广安县的红卫兵气势汹汹来

到牌坊村造反。

淡以兴的家被彻底翻了个。红卫兵们乱抄乱砸还嫌不够，又

将两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拖到两里路外的协兴中学去批斗。当时，

红卫兵发明了一种整人的办法：爬街。让五类分子在地上爬。不

管是烈日下还是泥水中，淡老汉不得不用肘部和膝盖支撑着身

体，跟一大群五类分子一起，爬行在碎石路上。皮磨破了，血渗

出来了，痛苦的哀叫使乡亲们心碎！小平同志的所有亲戚都受到

巨大的精神折磨，牌坊村不少姓邓的成年人都挂上了黑牌子。

年代初，一位副县长信口说：“牌坊村出了伟人，改为伟

大村吧。”凭他一句话，牌坊村变成“伟大村”。 年，红卫

兵勒令将“伟大村”改为“反修村”。

人被颠倒，村名被颠倒，是因为历史被颠倒。两位老人总算

从颠倒的日子熬过来了。小平同志亲切地问舅舅，这几年还有些

啥困难，舅舅坦率地说：“吃的穿的住的，都不愁，就是肉嘎儿

（猪肉）又涨了价⋯⋯”



第 10 页

小平同志又笑起来：“我晓得，晓得。从下个月起，我每月

多寄五元，好不好？”

解放后，小平同志每月按时给舅舅寄生活补贴费，除“文

革”动乱失去人身自由的几年外，从未中断过。牌坊村的乡亲都

说：“淡老汉好福气！小平当了那么大的官没有忘记舅舅。”

欧阳晓玲之歌

案头有一部朋友的译著《改变中国》。从深层次讲，要改变

中国必须改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。我欣喜地看到，在

广安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代全新的农民。他们以行动与实绩刷新了

我们的眼球，改变了“农民”这个名词的内涵。荣获全国十佳青

年农民称号的欧阳晓玲就是广安新一代农民的代表。

采访欧阳晓玲，正值五一大假，华蓥市举办么妹节那天。因

为华蓥山区道路崎岖，年轻汉子用滑杆抬着漂亮么妹上下山成为

千年习俗。近年，“华蓥滑杆抬么妹”成为老百姓们关注的民间

选美和体育活动。么妹节活动的最后一站，是参观欧阳晓玲公司

的千亩黄花梨果园。当十八名仙女般的么妹们簇拥着欧阳晓玲从

山上飘然而下时，真让人有点吃惊：这是农民？

欧阳晓玲俊美，洒脱，轻衫薄袖，秀发飘逸。她在弯弯的小

路跑上跑下，矫健如小鹿。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访欧阳晓玲的

节目播出后，观众说，欧阳晓玲模样好，心灵更美。华蓥山的最

靓丽的“么妹”当数欧阳晓玲。

她说： 年以前，我是永川县林业局的林业工程师。小

平同志南方谈话使我下决心跳入农门。可以说，小平同志是影响

了我一生的最重要的伟人。

“农村穷，农业落后，我搞林业调查时就晓得。那些荒山只

要与科学技术结合，就会大变样。正因为落后，才给我提供了机

遇，让我大显身手。人在最需要你的地方 才能体现你的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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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我创办了园艺植物开发研究所，形成了一支骨干队

伍，后来在广安代市镇租地二十亩，种黄花梨一举成功，吸引了

许多人来参观。禄市镇请我去搞规模开发， 年，我说服了

爱人放弃了林业设计院的工作，一家三口的户口从永川市迁往广

安禄市镇。六十多岁的父母也上了月亮坡来，一家人投入了开荒

种地的大生产运动。

“开始，农民的眼光还充满怀疑，城里人会下了户口搬到山

上住，有那么瓜的人嗦？他们看见我的娃娃背着书包上村小，研

究所搬到山坡上的临时工棚里，我们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晴

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，渴了喝山水，饿了啃馒头。从山脚挖到

山顶，连片开垦了二十个山头，怀疑的目光变成了信任的目光。

一年苦战，建成了一千亩黄花梨基地。由于水池没完工，没得水

浇苗木，我们只好抬着十二台抽水机，从山下小河沟抽水。坡又

陡距离又长，我们只好抽一站打个坑垫上塑料布做临时水池，一

站接一站往上抽，为抽水，我四天四夜没合眼。

“那年大年三十晚上，爱人小范在外地办事没有回来。爸爸

妈妈见我没回家，打起手电摸索着上山找我，一连翻了三个山头

都没有找到，他们就喊，也没有喊答应。又翻了一个坡，看到我

还在挖坑，老两口心疼得没法说，一边流泪一边帮我挖坑，把最

后几棵树苗栽完⋯⋯”

“我们公司现在已在广安、南充、岳池、华蓥连片开发荒山

瘠地，建成了优质水果基地五千亩。我觉得，我这几年最成功的

还不是出了多少万斤水果，更重要的是我摸索到一种模式，带动

农民致富的模式。我以按当年价每亩五百斤到九百斤的玉米、稻

谷的价格租赁农民的土地三十到五十年，农民成了既不担市场风

险又不担自然风险，旱涝保收的‘小地主’。同时，我又以每天

十到二十元的工资聘请农民做工，使农民变成‘农业工人’。我

带领了一千多农民脱贫致富，人均每人增加一千二百元收入，最

高的农产年收入超万元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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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说到曾经有过的“走麦城”的经历时，她说：“刚筹办果

树研究所时，做生意亏损了十八万元。在最困难的日子，我想到

过卧轨自杀，了结一生。

“我从小爱读名人传记，崇拜英雄。我想到，小平同志三落

三起，就像一部交响乐，有起伏跌宕反而使他的一生更丰富更精

彩。在‘文革’十年那么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，容易吗？他所承

受的政治的、精神的、身体上的压力有好大呵。我是小平故乡的

女儿，只要有一丁点儿小平同志那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，什

么困难不能克服，什么苦果子嚼不烂，吞不下？

“想到小平，我来了劲儿。走！只要活一天，人生的路就得

走下去。与其哭着走，不如笑着走！”

结束采访，已经是后半夜。晓玲的眼睛仍炯炯有神但嗓音已

嘶哑。她说，是开发月亮坡时得了化脓性扁桃炎，拖了一个多

月，又休息不成，硬是把嗓子整坏了。原来，我好喜欢唱歌呵。

可惜，现在唱不成了。

我说，你的花果山天天在为你唱歌。

龙廷安的难忘之夜

年春天，发生在广安的大饥饿没有把硬汉子龙廷安击

倒。

他说：“我能吃苦。梧桐树皮、芭蕉蔸蔸、观音土、麻红苕

都咬得动，嚼得烂，吞得下。特别是‘麻红苕’，其实是黄麻根

根，最难吃。吃了嘴巴麻，舌头麻，人都要发木，我还吃，把一

点点粮食给老人细娃儿吃。”

如今，这位城郊奎阁乡的农民已是安德集团广安市房地产开

发公司的董事长。“安得”二字取意于杜甫诗句。在龙廷安的名

片上，有一行诗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居家经商俱欢颜。”龙廷安

正以大手笔为广安立下两大建筑，一是斥资二点五亿建龙马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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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；二是斥资三点八亿建果丰小区。

没有大董事长的气势，没有豪华的大办公室。

眼前是一位个子不高声调不高的汉子，一张饱经风吹雨打的

黧黑面孔，沉思时半眯着眼睛，透出过人的精明。在他整洁简朴

的办公室，在多次接电话的间隙，他接受了我的采访。

经理桌上有两样摆设很扯人的眼睛。一件是市政府和市工商

联赠给他的“华尔街牛”，这是矗立于纽约股票交易中心街头著

名的华尔街牛的复制品，底座上有一行小字，祝愿他“永远保持

牛市心态”。

他谈到了他经历过的许多个不眠之夜。但最动情的是那一个

晚上。

年 月 日早晨，忙了一个通宵的龙廷安准备好材料，

去南充敲定兼并东方贸易公司的事。

小车向西疾驰，他准备打个盹，耳边传来了哀乐声。他让司

机打开收音机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正沉痛宣告邓小平同

志逝世的消息。

如五雷轰顶，龙廷安一下子呆了。过了好久，他吐出三个

字：回广安。助手提醒他，我们该去南充，确定八百万元的大项

目呵。

他说，邓爷爷死了，今天哪个龟儿子还有心情谈生意？

回到广安，他带领全家来到电影院。在电影院的人厅里，民

间自发组织的吊唁活动正在默默进行。他一直低着头，不敢看那

一双双泪眼。

沉重的脚步走向小平故居。那里，花圈和挽联挤满了院子。

他指着小平曾经睡过的床，对儿子女儿说：“小平十五岁离家就

再也没有回来过，他这一辈子都在为我们操心呵！”

春寒料峭，阴云密布，广安在哀乐声中恸哭。

龙廷安在家中设下了灵堂，鲜花，松柏，香烛，供奉在小平

像前。从深夜到天亮，他独自守着闪动的烛光，为小平守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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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着小平的像，他禁不住热泪滚滚。他说，我心头跟小平同

志说了一晚上的话。

“小平同志，这些年来，听你的讲话，学习中央的政策，我

觉得，你就像是把我们的心都摸透了一样，你为全中国的老百姓

着想，巴心巴肝为农民着想，看不到方向的时候你给我们指方

向；没得主意的时候你给我们出主意；胆气不足的时候你给我们

壮胆，没得你老人家撑腰，我们哪敢放心大胆地挣钱？哪个敢丢

心落肠地走致富的道路？过去好多年，我这个吃过观音土，啃过

树皮的农民，只想有碗白米干饭吃，细娃能读个小学，写得起自

己的名字就是最大的理想了，哪想到这辈子还会过上这么好的日

子，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过呀！我到沿海地区考察学习，反复对

照才晓得，你为我们中国画了好大一幅蓝图呵，你老人家奋斗了

一辈子，劳累了一辈子，为我们老百姓受了那么多磨难，让我一

想起就心痛呵！”

他说，哪个亲人死了我都没有那么伤心。我一辈子硬是没有

那么哭过呀！

年，在广安市工商联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

的文艺晚会上，龙廷安和一批民营企业家发起了“我为小平故乡

植棵树”的倡议。得到市委书记谭力的赞许。全市党政机关和社

会各界的响应又“波及”全国。如今，北京的国家机关和全国各

地来广安的旅游者种树造林，使小平故居成了绿树之海。

临别时，我感谢他接受了采访。因为，他曾婉拒了多次采

访，不愿意上报上电视。他说，细细想来，小平教了我好多。小

平这个名字本身就很低调，体现了他只做实事不张扬的个性。他

说的“韬光养晦”，教我低调处理荣誉，夹着尾巴做人。二十多

年来，我一直没有摔过大跟斗，都是因为我把小平的教导刻在心

坎上。

又谈到他引以自豪的儿女。他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运动搞得

太多书读得太少，被耽搁了。我们的儿女不能再吃文化方面的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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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要有文化，有眼光才能办大事，这是小平教我们的。我们广

安过去那么穷，属于偏远的地方，都相当鼓励娃娃多读书。搬起

手指头算嘛，小平出国那几年，我们小小广安县就有三十六个学

生留学法国、日本和比利时。你说，小平要不走出四川，不走出

国门，不把东方西方欧洲苏联都看透彻了，会成为世界伟人么？”

我感觉得到，邓小平的理论和思想，已经鲜活地融会在这个

中国农民的血液之中。

漫步思源广场

春节，有多对新人在东门码头举行婚礼。早春的阳光，

照耀着他们幸福的笑脸。东门码头是小平投身革命的光辉起点，

新人们希望东门码头成为他们崭新生活的扬帆处。

一路走去，思源大道的东头是占地一百二十亩的思源广场。

广场上灯火辉煌，游人如织。经过音乐喷泉拾阶而上，是一大台

阶，台阶上是小平手书，青铜浮雕的一行大字“发展才是硬道

理”。大台阶上还镌刻着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工作讲话全文。

五粮液酒厂赠给广安的铸有“实事求是”四个大字的青铜宝

鼎，重达四十二吨，屹立在大台阶的最高处。

凝视宝鼎上“实事求是”四个字，王世春说：“广安的老同

志特别赞赏宝鼎这个创意。这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，也是广安

的历史的教训。”

漫步思源大道，仿佛能听到世界的声。

年冬天，我在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听一位老牧师讲邓

小平，讲到中国的改革开放，令我吃惊。原来，小平同志曾两次

成为美国《时代》周刊的封面人物，以至于在美国家喻户晓。

我多次听到包括宇航员在内的俄罗斯朋友盛赞中国的改革开

放。他们说：俄罗斯缺少邓小平那样有智慧的领导人。

在思源大道上，我与广安市委书记探讨理论问题。因为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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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片上写着：谭力教授。他有一部行政管理方面的专著，在学界

颇有影响。

他说：“中国二十多年改革的成功，没有什么秘密可言。在

邓小平的著作中就明明白白写着：实事求是，是马克思主义的精

髓。实事求是，才敢给五类分子摘帽，给右派分子平反，解放了

那些分子和他们成千上万子女，调动了很多人的积极性；实事求

是，才敢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，实行联产承包制，承认我们处于

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，才敢发展民营经济；实事求是，才有在小

康路上大步前进的中国！”

此时，华灯初上，思源广场上的宝鼎闪耀着一片光芒。

原载《 年文汇报》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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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建明

那是什么？远处的一条江河入海处，生长着一片茂密的小

林，郁郁葱葱，生机盎然。

“这是红树林。你折一根看看它们的心，红的吧！它因此得

名红树林。别的地方不会有的，红树林只能生长在海陆交界处、

海岸低潮线和高潮线之间，大多集中在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。

可别小看这其貌不扬的红树林，它对保持大陆岸架免受海水侵袭

的作用可不一般呐！”

原来，汹涌的大海与郁葱的大陆之间能够保持如此的和谐与

平衡，竟然是红树林的功劳啊！“边缘地带”的学科为什么总能

推动我们这个星球往前？奥妙也许就在于此。青年学者梁言顺激

动了，他为这观海中不经意的发现而激动。

年，一位青年学者走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苏星教授的

身边，成为苏教授的博士生。苏星教授在中国的理论界无人不

永远的红树林

一

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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